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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忍不住道： 「你相信他的話嗎？
」

黃鶯道：
「我起初並不相信，接著他告訴我說我

的爸媽都是被爺爺殺死的，我拿這個去問爺
爺，爺爺倒是承認了，可是又打了我一頓，
對我更凶了，從那個時候我才開始恨爺爺
了，也開始跟師父學武功……」

金蒲孤又問道： 「你爺爺不知道嗎？」
黃篙想想道：
「好像是不知道，師父每次都是從山上

來的，那也是你們上來的地方，來了祇教我
一點功夫，又匆匆地走了，師父除了教我武
功外，還教我駕船的技巧，說是當我發現爺
爺有殺死我的意圖時，就趕快用他教我的刀
法自保，然後搶一隻小船，到杭州靈隱寺去
找他！」

金蒲孤見她不說下去了，乃追問道：
「就是這樣嗎？」

黃鶯道：
「就是這樣了，師父平常每年都要來上

六七次，每次都是秘密地來，又秘密地去，
直到三年前，他又公開地來找過一次爺爺，
兩人又吵了起來、」

金蒲孤忙道： 「他們吵些什麼？」
黃鶯搖頭道：
「這倒不清楚，他們談話時，把我趕得

遠遠的不讓我聽見，而且自然那次吵架後，
師父是帶著眼淚離開的，一去就再也沒有來
過……」

金蒲孤不再問了，知道浮去上人與崇明
散人之間，必然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否則
以他一個出家人為什麼要離間人家祖孫的親
情呢？

黃駕卻似完全不解憂愁，先前為了到靈
隱寺去尋找她的師父，無心欣賞湖景，現在
因為心事已了，當一片湖光映入她的眼簾
時，她歡呼一聲，似乎是像飛一般地奔過
去，不管有多少人在旁邊，她已脫下了腳上
的鞋子襪子，把一雙白玉似的天足，浸在水
裡。

遊人都似被她的舉動震得怔住了，祇有
金蒲孤知道她是天真未鑿，對於世俗的禮防
從無觀念！因此忙笑著道： 「黃姑娘！快把
鞋襪穿起來吧，你要把人家嚇壞了！」

黃鶯跳著臉上的酒渦笑道：
「這些人真奇怪，難道他們沒見過腳

嗎？怎麼僅盯著我的腳死看呢？」
金蒲孤對她的不解事，也真是莫可奈

何，祇得哄著她道：
「你把鞋襪穿好我再告訴你！」

黃鶯搖頭道：
「不！我喜歡被水泡著，這種清涼的感

覺使我懷念起崇明島上浮海戲波的滋味！」

金蒲孤不禁有點生氣地道：
「你既然那麼喜歡水，何不乾脆脫了衣

服，跳到湖裡去痛快玩一下！」
黃鶯不知道他是在說氣話，從地上一躍

而起叫道：
「我早就想這樣子玩，祇是怕你不答應

……」
說著就要解除身上的衣服。
金蒲孤大急道： 「不！不行！不能脫衣

服……」
黃鶯嫣然一笑道： 「不脫也行！」
說完連著衣服，像一條魚似的跳進湖

中，水面祇濺起了一點零星的水花，隨即蹤
影不見！

金蒲孤又窘又急，對這個淘氣的小姑
娘，不知是什麼感覺，但是人已經下水了，
他也無可奈何，祇好雇了一隻小船，迎著湖
面微微掀起的漣漪，準備她玩夠了可以上
來，同時也決定等她上來後，要好好地罰她
一下！

那一絲波紋似的漣漪向前推展極速，足
證這個女孩子的水性極佳，她在水底下潛泳
的速度極快，舟子划著船，卻一直追不上，
金蒲孤沒有辦法，祇好自己搶過雙漿，盡力
劃去，才算勉強追個首尾相接！

一直行出里許，黃鶯仍無上來換氣的跡
象，金蒲孤又不禁有點擔心，正當他停手沉
思時，身後突然傳出一陣輕笑聲，他回過頭
去，迎面潑來一片水花，黃鶯的身子又像魚
一般地在水面下消失！

金蒲孤一頭一臉都是水淋淋的，他也真
正的生氣了，朝著水中大叫道：

「黃鶯！你再不上來，我就要不客氣
了，等我抓到你，一定要重重地打你幾下！
」 （一三三）

我揮去盤踞在心中的不安和恐懼，堅強冷靜
他說道：

「謝謝你們的忠告，正如諏訪先生說的，我
這一趟回去，心理負擔非常沉重，不過我也已經
有心理準備。對了，美也子小姐，我還想請教你
一個問題。」

「是關於哪方面的事？」
「既然全村的人都憎恨我，那麼這其中是不

是有人對我恨意特別深，希望我最好遠離那個地
方。」

「你為什麼會有這想法？我剛才的說法或許
有點誇張。但並不是全村的人都憎恨你，如果我
說的話讓你產生誤解，我先向你道歉。」

「其實我會這麼問是有原因的，請你們看這
封信。」

我將外公被毒殺那天早上收到的那封恐怖的
警告信拿出來，美也子和諏訪律師看了內容，不
禁瞪大眼睛互望對方一眼。

「你認為信上寫的內容和這回我外公被殺有
關連嗎？是不是有人因為有什麼不軌的企圖而不
希望我返回故鄉？」

一向堅強勇敢的美也子也嚇壞了，無法馬
上回答我的問題，倒是諏訪律師皺著眉頭說
道：

「既然有人寄來這種信，那麼那個人跟井川
先生被殺必然有根深的關連。美也子，你有什麼
線索嗎？」

「這個嘛……慎太郎這個人怎樣？你在東京
的時候不就已經認識他嗎？會是他幹的嗎？」

「怎麼可能……」
我和諏訪律師都察覺到，就在她否認的瞬間，臉色倏地轉

變，嘴唇微微顫抖。
「慎太郎這個人算起來應該是我的堂兄弟吧！」
「對，他原來是個少校軍官，美也子，你有什麼看法嗎？」
「怎麼可能……絕對不可能是他！說實在，我也不敢肯定，

因為他現在跟以前不一樣，完全變了樣。
以前是那麼意氣風發的人，最近卻像個糟老頭似的。自從他

回家鄉之後。就很少跟我交談；不僅是我，幾乎也不跟村裡的其
他人來往，所以我根本無法探聽他有什麼想法，或者心情如何。
不過根據他以前的個性，很難想像他會策劃這種陰謀。聽她說話
的口氣，似乎很想為慎太郎辯解，然而越辯解卻越混亂，難道是
有事情讓她感到困惑，所以才會在理智上否定，而心情上卻無法
抹煞？這個疑惑一直在我的心中揮之下去。

裡村慎大郎——整個人墓村之中是否就屬這個人最不歡迎我
返回故裡？

這個念頭和剛才美也子小姐令人費解的迷惑，深深烙印在我
的心底。

踏上歸途
六月二十五日我們出發前往八墓村的日子，是個陰鬱的梅雨

天，使得對這次旅行感到畏縮的我，心情更加覺得沉重起來。
老實說，我們在三宮車站等車的期間，我的心情陷入了極度

的低潮。 （二十）

蔣青巖聞言，也不待他來問，竟將手一拱道： 「小生姓蔣名
巖，字青巖，家住西子湖邊，因慕浙東山水之盛，同了兩個知
己，一路尋春到苧蘿山下，訪西子故居，求浣紗遺址。早間偶爾
閒行，看見一群蝶兒可愛，因跟定那群蝶兒走來，不料那蝶兒竟
飛入尊園，小生亦信步相隨至此，非敢冒犯妝台。小姐若要帶小
生去見老夫人，須帶那群蝶兒同去。」

那綠衣女子不覺失笑道： 「癡秀才，那蝶兒是無知之物，不
過聞得花香，尋花至此。你是個讀書之人，豈不知內外，怎敢擅
自到此？」蔣青巖道： 「小娘子差矣，那無知的蝶兒尚曉得尋
花，我蔣青巖難道反不會尋花麼？且適間聞得小姐憐那蝶兒失了
伴侶，已令小娘子放入花叢，難道我蔣青巖這等一個曠世才子，
獨不蒙小姐之憐乎？」那綠衣女子道： 「那秀才，你休出大言，
怎見得你便是個曠世的才子？俺小姐也是一個女中蘇、李哩。」
蔣青巖道： 「如此，小生失敬了。」綠衣女子向小姐道： 「小
姐，那秀才像是個書獃子，望小姐饒了他的罪名，放他出去吧。
」

卻說那小姐，這一會在扇兒旁邊偷看，見蔣青巖風流俶儻，
神清品俊，心中暗暗稱羨道： 「世間有這等男子，豈非神仙中人
乎！」更聽得蔣青巖以才子自任，又想道： 「這生如此人品，料
非白丁俗子，待我試他一試。」因向那綠衣女子道： 「我聞那生
適才自稱才子，不知可會吟詩？」

蔣青巖連聲答應道： 「頗來得，頗來得，請小姐命題限韻。
」那小姐又向綠衣女子道： 「便將我適間放蝶為題，此時日將西
墜，便用西字為韻，立刻要七言律詩一首。做得出時，放他出
去，做不出時，便是個假斯文，即便扭去見老夫人。」蔣青巖聞
言，笑了一笑，望著小姐一揖道： 「小生領題了，祇恐取笑大
方。」

蔣青巖此時要顯他的手段真個神速，不上一盅茶時，便道詩
已成了，借紙筆過來。祇見那青衣女子，早已捧得文房四寶來
到。綠衣女子叫他安在石上，讓蔣青巖書寫。蔣青巖看那文房四
寶，件件精良，祇那筆尖兒上，還做口脂香哩。蔣青巖將一張錦
箋拂開，提起筆來，恍如雲龍躍海之勢，一揮而就。小姐和綠衣
女子在背後看了，都暗暗驚羨。

蔣青巖放了筆，將詩箋高高捧了，走到小姐跟前，雙手呈上
道： 「小生偶爾狂言，幾被小姐考殺。於今胡亂寫完，望小姐改
正。」 （八）

「焦糖瑪琪朵跟藍莓乳酪蛋糕，隨你選
一樣。」為了感謝他，歐嘉芝願意把自己
的最愛分一半給他。

「你吃就好，我已經吃過早餐了。」
他婉拒，因為他擔心他拿走了任何一份，
都會讓她吃不飽。

「你好像常來這裡？」望著頭頂的那
棵大樹，辜仲暘突然覺得好熟悉，彷彿自
己不久前也曾來過這裡。

「這裡是我最愛來的地方，尤其是每
年的二月。」

「每年的二月？」他不解地望向她。
「每年的二月，這棵樹會開出黃色、

形狀像風鈴一樣的花朵，當花被風吹落
時，會像下起黃色的雪。」

歐嘉芝微微抬起頭，閉上眼，想像著
它掛滿黃色風鈴的模樣，那一整片的金
黃，一直是她心裡的牽掛。

而 Gordon 是唯一一個，把她的牽掛
帶回家送她的人。

如今，這段回憶卻祇能孤零零地收在
她心裡，以前的 Gordon，再也不會回來
了。

不自覺地，她的眼角滲出了思念的淚
水。

好可惡！她思念的男人就活生生的在
自己面前，但他卻不再記得她了。

是不是在他的心裡，她根本不算什
麼，所以他才會把她給忘了？

「為什麼哭？」發現她的淚水，辜仲
暘感到一陣揪心。

「沒事，我祇是想起一些以前的事。
」歐嘉芝趕緊把眼淚擦掉，才一擦，又冒
了出來。

曾經，她告訴過自己，一次又一次重
複地告訴自己，她不在乎，她不在乎的！

但，如果真的不在乎，為什麼她會流
淚不止？

「別哭了！」終於，辜仲暘忍不住把
她拉進自己的懷裡，她的眼淚讓他感到心
慌。

究竟是什麼事讓她流眼淚呢？是有什

麼人欺負她了嗎？是
個她重視到能為對方
哭的人嗎？

一想到此，辜仲
暘首次有種嫉妒到想
揍人的念頭。

第九章
台上的人報告完

後，會議室的燈光倏
地亮了起來。

全場一片肅靜，
等待著會議室裡的最
高領導人上台做最後
的總結。

怎料，五分鐘過
去，總經理仍是一臉
嚴肅地坐在位子上，
像在思量著什麼，沒
人敢出聲打擾。

所有人，全都安
靜地等著，但把目光
全投射在總經理旁的
另一個人身上。

「總經理，您覺得剛才企畫部提的
這個企畫案如何？」終於，接收到所有
人期盼目光的沈志傑出聲了。

而聽見好友聲音的辜仲暘，瞬間清醒
了過來。

該死！他竟然想歐嘉芝想到出神，想
她為什麼哭、想她是不是為誰而哭，接
著，就把後半段的會議內容全當成了耳邊
風。

「總經理？」沈志傑又出聲提醒。
「我知道了，我會再仔細評估，待下

次會議時再決定，散會。」
公司裡的每個投資案皆是動輒上千

億，所以他無法在這種時候草率地說出答
案。

拿掉藍芽耳機交給秘書，辜仲暘一臉
寒霜的步出會議室，他在生氣，而且是生
自己的氣。 （四十二）

齊白是盜墓專家，對古建築物，有相當程度
的研究，可是即使以他專家級的程度，進入了一
所陌生的古宅。也必須有一個摸索的階段，絕不
能夠一上來就熟門路。

何況這所古宅，不但迴廊曲折，造得十分隱
蔽，而且還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暗門暗道，那更要
大費週折，才能夠弄得清來龍去脈。

可是，那 「建文帝」大踏步極快地向前走
著，該轉左就轉左，該轉右就轉右，一點猶豫也
沒有。更看得齊白目瞪口呆的是，他順手在牆上
或柱上一按，齊白連機關掣鈕在哪裡，都還沒有
看清楚，暗門已打開，有一扇暗門，是在一根一
人合抱粗細的圓柱之中，設計之精巧，連開白這
樣的機關專家，也讚歎不已。

當他跟著 「建文帝」走進圓柱，經過了一個
窄的市道．忽然開朗，又到了一個堆滿了玲攏透
剔的假山石的院子中時，他不禁由衷道： 「這
……宅子的秘道，建造得那麼妙，祇怕大內錦衣
衛的高手，就算找到了這裡，閣下也可以安然無
恙。」

這齊白這樣說，是由衷地對這古宅的稱頌，
他再也沒有想到那 「建文帝」對 「錦衣衛」這三
個字的反應，會如此之強烈。

（明朝自洪武年起，皇帝的親軍有十二衛，
以 「錦衣衛」最重要，明成祖更把親兵擴充到二
十衛。）

那 「建文帝」本來是大踏步在向前走著的，
一聽得齊白那樣說，先是陡地停住，然後，緩緩
轉過身來，臉色鐵青，那巨宅處在一個大山洞之
中，在屋內，光線不見昏暗，但此際恰好來到了
一個小院子中，所以可以看到他驚怒交加的神
情。

他已怒得說不出話來，祇是伸手指著地上，
手指在微微發抖。

齊白一時之間，不知他這個手勢是什麼意
思，反倒問： 「怎麼啦？」

直到這時，那 「建文帝」才厲聲叫了出來：
「跪下。」

齊白真是又好氣又好笑，又是駭然，他當然
不會跪下，祇是道： 「我說錯了什麼？」

那 「建文帝」剛才在喝齊白跪下之際，兀自
聲色俱厲，可是這時，身子卻又像篩糠也似發起
抖來，聲音嗚咽： 「你……竟拿錦衣衛來嚇朕，
你……你……」

齊白這才恍然，知道 「建文帝」雖然躲在這
荒山野嶺之中，但一定也派人出去打探消息（所
以他知道方孝儒被腰斬滅十族，自然也知道明成
祖，他的四叔，不知派了多少人，遍天下在搜尋
他的下落。

其中的主力，自然是 「上二十二衛」，而又
以錦衣衛為主。

這種大規模的搜捕行動，一定令得他許多年
來，談虎色變，心驚肉跳，寢食難安，唯恐有朝
一日，這個秘密所在被發現。

而剛才卻偏偏又的提起了 「錦衣衛」，所
以 才 令 得 他 這 樣 驚 怒 交 加 。

（五十八）


